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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力斌将新诗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熔铸一炉，重读杜
甫，并找到对话新诗的支点与界面，试图为新诗写作提供
方向，开掘道路，取精用宏，细微透彻，情韵不匮，一发不
可收拾，很令人兴奋。

正大，是该书的立足点。作者于此二字的提炼，是基
于萧涤非和叶嘉莹两位先生的论断。叶先生认为，成就杜
甫集大成者最重要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
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
萧涤非先生分析杜甫抒情诗时说，“一是真实，二是重大。
杜甫的抒情诗全是从真情实感中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
重大也就是说，他的感情是有分量的，有巨大内容的，是
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的。”作者说，“高远之思想可谓
大，真挚之感情可谓正”。认识到这一点是极紧要的。若在
这一点上达不成共识与自觉，是难以进入杜诗的世界，对
杜甫的理解就会失之偏颇、支离、怪异。笔者于此一点之
倚重，乃是多年研读杜甫之感获，更是《杜甫与新诗》于我
阅读的强烈体验。每读一次，这一体验愈加强烈，我不得
不将“正大”二字置于首位。

杜甫有一个强大的情感本体。他所遇之人之境之事
之物，无不生发“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
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
起”。这就是杜甫的“大”。他的情感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为
一。能感万物，遂有千古绝调。杜甫的诗是有“教”与“道”
的，是儒教，有诗道。这是他的大，也是他的正。这是中国
诗学最为重要的精神命脉。《风》《骚》以降，凡是伟大的诗
人，都要在这里流连忘返，驻足赏叹。这是作者的一个重
要发现，书中三复致意。

杜甫不失为伟大的批评理论家，虽然他关于诗的理论著述甚少。如果上溯
早他200多年的刘勰《文心雕龙》，晚他半世纪的韩愈《答李翊书》，或者之后
200年的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将这600年的文学作一长时段考察，很容
易明白一些文学事理。杜甫置于这，是诗的坐标，风骨兼备，情采条贯，上而遥
接《诗三百》之传统，下而启律诗之新径，尤其是在新的诗体（律诗）上全面的建
设和系统的思考，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他与韩愈一样，都是唐宋之际
坐标性人物。站在这一坐标上，仰观中古，俯察近古，很多文学史的问题亦易看
得分明。

深入理解汉语是新诗建设的重要一维。不惟新诗，散文、小说亦然。汉语文
学的特点和优长，如何发掘它的美，以及在新时代写作中的增长点，这似乎为
当代文学研究和创作界所遗忘。汪曾祺于此曾做了很多工作。《杜甫与新诗》作
者紧紧抓住这一点，用较大篇幅分析“杜甫与新诗”中的名词运用与处理，及其
文化要义和表达效用,又是作者的一大创说。是及时的，极紧要的。及时，是说
新诗，包括旧体诗创作，偏离汉语太久远；极紧要，是说汉语表达传统，汉语思
维的缺席或弱化，在汉语的美的开掘方面，不是深广而是荒芜，并没有长成什
么像样的庄稼，更不消说是丰收与成熟。

师力斌以建筑的美喻象杜诗世界，其中关于“石头”的论述，不妨看成是他
回归汉语的一种努力。他找到了“名词”与“名词魅力”，提炼出“诗学是建筑
学”，并在这一视阈下观照杜诗中的“炼字”“炼句”“句法”“比喻”等传统研究中
的老问题，间之以诗人的匠心，当代文化研究的学养，析论精微，会心之论亦
多。他以新诗为例，分析名词在地理空间的变换、抽象与具象、大与小、局部与
整体等方面的运用，大声疾呼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以“发扬名词意识的传统，张
扬汉语的美学潜力”。

杜甫以其精湛的汉语加工组织的艺术，实现了诗中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
的熔铸与会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今事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
中求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
绝诣，而作者之能事矣。”这正是杜甫别造之孤诣，别生之新境，以古事今情、时
空交错、虚实相兼、情理共携而别造一种艺术之幻境，在语词、语句、情感、情理
中跳跃，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与此相应的是，杜诗的“精严”。师力斌在“动词技术”一节里用了“打磨功
夫”“琢磨用字”等说明杜诗艺术的经典性，摄住新诗的发展，重提句眼，阐发这
一艺术的古今一贯。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真正规律。即自由与精严、自然与规
矩的内在统一。现代崇尚“逸笔草草”的画家，崇尚“萧散简远”的书法家，以及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人，多得很，然而我却不明白他们的真本领在哪里，
真精神在何处。就“内在统一”论，刘勰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
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杜甫的“风”，是与“析辞
必精”的“骨”联系在一起。杜诗的由“骨”（雄健、骨力）而呈现的“风”（于杜甫而
言为“体貌”，于诗而言为“感染力”），可以说是千古无两。杜甫说“新诗改罢自
长吟”，这里的“改”，这里的“长吟”，就是在寻觅那个最合适的字与句。若是认
真研究庄子的用字、造句、安章、谋篇，研究鲁迅的篇章语言，句与句的联系，段
与段的安排，同样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沈从文的小说、冰心的散文、海子
的诗，以意象性见长，属于“深于风”者，可以不用“骨”去“析辞”（“析辞”主要是
指评论作家的词语以及词语间的联系）；孟子、庄子、司马相如、阮籍、李白、苏
轼、姚鼐、康有为、马一浮、郭沫若，大抵属于“深于风”者；荀子、扬雄、嵇康、杜
甫、黄庭坚、戴震、章太炎、陈三立、鲁迅，大抵属于“练于骨”者。然而，一旦文艺
批评淡漠或缺少“骨”的意识，文学家创作重意蕴而不追求言辞的力量，接受者
不能持以“忠恕”研读作品的利害得失、妍蚩好恶，汉语的力量（表现力和效用）
势必减弱、稀释，以至消亡。作为“土壤”存在的汉语，在此基础上而构建的文学
大厦，其建筑之牢固、力量之坚拔、美观之格调，皆可准于此而平衡之。

我一直认为，今古文章有其汇通处。《杜甫与新诗》已萌其蘖象，意识到文
学史的古今问题是一个横亘的大论题。百年新诗，有不少的诗人和理论批评
家没有忘记“汉语”这块肥沃的土壤。杜甫和他的不朽诗篇好像一轮明月，今古
相照，宇宙清辉，苍穹与存。新诗的百年，如同初唐，桐花初开，清新细丽，是早
春二月的蓓蕾，它的绽放，终要等待更多的新诗作者和批评家们，作自觉的探
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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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美学趣味终归是主流
□林 岗

今春我写了一篇探讨中国文艺批评标准的偏正格
局的文章，与讨论文学史的时候古代是古代、现当代是
现当代的惯常做法不同，一并打通来处理，认为批评标
准的偏正格局是古今一贯的。但谈到现当代文艺批评
标准的偏正格局之时，为篇幅所限意犹未尽，现作些延
伸讨论。

所谓偏正就是主次、主流和支流的意思。现当代文
学的整体格局也存在这样一个偏正的格局。一种美学
趣味和批评标准处于正或主流的位置，其他美学趣味
和批评偏好处于偏或支流的位置，各安其位而发挥各
自的作用，从而构成一个文学和批评的生态格局。从五
四新文学至今的文学事实看，毫无疑问是被称作现实
主义的文学趣味和批评标准处于主流的位置，而其他
抒发个人情志的文学、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还有通俗
类型等美学趣味的文学及其批评偏好处于偏或支流的
位置。这是一个事实，首先要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才能
由此出发去探讨更多问题。文学作品以及它的批评传
统表现出来的美学趣味是一个观察的切入点，我们在
其中看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不错，作家可以
沿着自己的选择和偏爱的趣味方向写作。但长时段多
数作家的努力，包括各种不同美学趣味的竞争，它最终
竟然会形成一个大致偏正均衡的文学格局，这是值得
深思的现象。

谈到现代文学30年那些有定论的大作家时最通
常的列举就是“鲁郭茅巴老曹”。有意思的是这六位作
家里有五位是被划在了现实主义创作范畴里的。如果
这个名单向当代延伸，笔者以为赵树理、柳青和陈忠实
三位应该补进这个行列。值得关注的是这后三位作家
的写作依然归属现实主义范畴，他们组成了现当代现
实主义文学传统最优秀的范例。我的意思不是说凡采
用现实主义或称写实手法的作家都能写出伟大的作
品，也有不少作家朝这个方向用力但成绩平平，我是说
现实主义的文学趣味确实深深浸染了中国现代作家和
读者的文学趣味，这个文学传统根基深厚，作家功力深
湛，以至于能贡献出众多的流传不衰的一流作品。这时
段的文学史确实没有任何非现实主义文学趣味的作家
作品能与之相较或与之拮抗。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
史》虽有发掘那些被左翼观念埋没的作家，但却以右翼
偏见评价现代作家，抑鲁迅扬张爱玲。这不仅不符公
望，更显露出是一种无奈的“偷袭”。在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深厚的氛围下，这“偷袭”注定不会成功，它只是少
数批评家的一时趣味。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这种现实主
义文学趣味的强大与深厚最好的例子是这个文学传统
的典范作家鲁迅。他1936年病逝，出殡的棺木上覆盖
三个大字“民族魂”。这完全是出于崇敬者和知音发自
内心的评价，没有任何党派意志参与其间。对于鲁迅
文学和他精神世界的理解，这确是公正的评价。现代
文学史上再也没有另外的作家像鲁迅那样经受极端激
烈的两面评价而始终屹立不倒。他既蒙受过偏颇政治
的“神化”，一度被塑造成几乎“一手遮天”的“文神”；又
蒙受过右翼不怀好意的无聊丑化和攻讦，他的作品一
度被列入禁书之列。但无论极端化的左与右的评价，
都无损鲁迅在读者和理性批评里的崇高形象与文学典
范的地位。现代出版史上以鲁迅作品之版本繁复、印
数之众多无出其右者可以旁证他之受读者欢迎的程
度。跨越世代读者的持续喜好和批评家持久选择的批
评趣味的努力显然排除了这个过程中个人和宗派的因
素影响，由此而成为文学的典范。这种现象只能解释其
作为文学范例无疑是深深扎根于这个社会牢固传承的
文化土壤的。

20世纪中国文学除了五六十年代受国际影响深而
较为封闭之外，大部分时段其实是外向开放的，西风西
学持续地东渐而来。出洋留学生和翻译家将原本产于
西土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主义”介绍进来，引起了作家
时起时伏的模仿追随，文坛一时斗艳争奇，好不热闹。
这些不同文学趣味和“主义”的文学丰富了文学的百花
园，满足了不同阶层和教养的读者的欣赏趣味，有助于
艺术的相互借鉴和表现手法的丰富。但是说到底，这些
非现实主义文学趣味的“百花”，虽也造成了文坛的一
时风气，但最终亦难以避免仅是聊备一格的命运。而那
些模仿追随西洋各种“主义”的，几乎都多多少少犯有

“水土不服”的毛病。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外，最有号召
力的当数顺着古代个人情志抒发的传统而演变下来的
自由主义文学了。周作人的文集《自己的园地》最能表
现这一脉文学趣味的风韵精神。生在风云起伏的大时

代，躲入“自己的园地”的小角落，耕耘着小小的宇宙。
焚香品茶之际，谈龙说虎，吸引着一批同好者。其中有
的也能耕出名堂来，如同周作人、张爱玲等，文笔疏落
中见精致，人心人性的发掘也见深度。而同归这一脉文
学的小焉者如鲁迅批评的弥洒社，就只能达到“咀嚼着
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境界
了。上世纪90年代又有与弥洒社文学如出一辙的“小
女人散文”，曾经风行一时，但终于也是时过境迁，不为
读者所喜爱。至于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者，远的如李
金发象征主义的写诗实验，诗句要说的到底是什么尚
待苦猜，甚而至于连句子都不通，也只有实验的价值而
已。还有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文学
的成绩突不破小圈子的范围。近的如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长久的束缚一朝破除，文坛实验的路径便是五花八
门，国外凡有的“主义”几乎都在文坛找到同声同气的
后学追随。由于距今时间尚短，有的尚难论定，但大体
上这场多路径的文学实验热潮最终除了个别能站得住
脚之外，其他多是百花园里聊备一格而已。站在批评的
立场，当然要鼓励作家转益多师，多方传承与借鉴，各
种文学趣味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彼此不能相互取代，
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有志气有才气有潜力写出更好作品
的作家思考琢磨自己的文学路向和美学趣味的归宿究
竟依归何处的大问题。不思考这个大问题是成不了大
作家的。虽然这不是人生立场的问题，但究竟是自身艺
术使命的最大关头。天下固然无包医百病的药方，但在
攸关自身艺术使命的考题面前，向文学的历史卜问，不
失为解答这个需要长久思考琢磨的问题的方案。一部
作品比另一部作品更长久更为读者喜爱的原因，必然
同这部作品更深地扎根民族文化土壤有天然的关系。
墨家的逻辑非不严密，墨家的陈义非不高尚，墨家的说
理非不透彻，然在儒墨的思想竞争之中最终落败，乃是
因为它的学说植根不如儒家那样深厚，那样牢固。天纵
之聪明本事终究敌不过无言的大势。思想学理的竞争
是如此，文学趣味的竞争也同此理。盖因才智聪明终究
不如大地那样厚重，既身为作家，思考如何安放自己文
学生命之安身立命处乃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涉及长久以来的一个美学信条，“趣味无可争
议”。闭门抽象空谈学理，也许确是无可争议。因为美学
趣味是感性的综合判断，那些能截然分出善恶是非的
大节大处都被感觉经验的多方综合推至理性难以分辨
的模糊远景，以致于彼此辩护的理由成不了有说服力
的理由，实际上谁都说服不了谁。然而这里面还是有看
问题从抽象学理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的差异。所谓趣
味无可争议是一个抽离具体社会历史情景之后衍生的
美学命题。当我们把美学趣味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时空
的时候，至少是能分出数量上的胜负的，而且时空的延
续更能告诉我们什么趣味是腾闹一时，什么趣味是经
久不衰。结论就是美学趣味历史地看是可以争议的，而
且应该争议。中国文艺史上持续存在的批评趣味的偏
正格局正是各种表面上“无可争辩”的文艺趣味历经长
时段大浪淘沙所造就的结果。古代文学史上“‘实’以及
相联系的风格”（钱锺书语）一直占据文坛的主流，到了
晚清现代我们径直管这种与“实”联系的风格的美学关
怀和修辞艺术叫做现实主义，它在当代文坛也同样占
据主流趣味的位置。这不就恰恰证明各种美学趣味之
间是可以争议的吗？只不过这争议不是口舌之辩，而是
由历代读者、出版人、批评家按他们各自认同的美学趣
味挑选出来，因而也是跨越世代“争议”出来而已。作为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不宜被那句抽象空洞的美学信
条“趣味是无可争议的”蒙住眼睛。古人有一种讲法，如
若作诗则当取法乎上。因为取乎上仅得乎中，若取法乎
中则只得乎下。笔者自觉没有文才，不能验证取法乎
上，是不是只得乎中。但就道理而言，无论得中得下，既
然要取法他方，上策当然是取法乎上。若信服文学趣味
无可争议，法上法中法下都无所讲究，看着顺眼就随它
而去，亦步亦趋，那就是入门不正，非常容易陷入虚耗
生命浪费才华的陷阱。

所以借古人的话头提出入门要正，是因为社会的
演变正在来到一重未曾遭遇的文化挑战——后现代文
化状态。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
国社会事实上已经跨过了工业社会的门槛进
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文化状态的标志——
以相对主义哲学观念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
正在成为时髦的潮流。这意味着西方后现代文
化不仅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仅仅是顶着

先锋头衔的“舶来品”，而且它们如今也变得深具本土
性，滋生在当代中国后工业状态的土壤里。战后数十年
欧美思想文化界反思两次大战的灾祸乘风而起的多元
文化主义对西方社会而言是弊害大大地多于助益。后
工业时代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趣味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数百年的“正统”几乎扫地荡尽，荼毒得一塌糊涂。文学
艺术上种种匪夷所思的美学趣味大行其道，离奇古怪
而且自我戕害的美学表征登堂入室，征服无数趋新趋
时而心怀叛逆的后来者。若问何以一至于此，答曰真理
是相对的，趣味是无可争议的。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状态
这触目惊心的一幕正当引起我们对其“入门不正”所产
生的严重效果的警惕。欧美所以陷入此种慌乱无序颓
废无神气的文化僵局，有远源，有近因，最为关键之处
是多元文化主义是寄生在后工业状态的社会土壤里。
既然有存身的土壤，也就难以避免谬种流传。

如果我们不想陷入今日欧美那种混乱分裂的后现
代文化状态，不想被多元文化主义绑架，则极应有所思
考，怎样的文化生态、怎样的文学趣味构成格局是我们
所应当追求的。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抽象学
理似乎支持趣味之间的争议性，但历史和现实均支持
趣味问题上的偏正格局。现实主义文学趣味之为中国
现当代文艺史的主流文学趣味，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
还应当成为规范。现实主义的文学趣味在现当代中国
大地拥有最大的公约数，艺术积淀深厚，名家代有其
人，贡献了历史长河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如果作家能有
鉴于此，以此为从事文艺工作的出发基点从而进行现
实主义的创作探索，亦必能走出一条自己的文学之路，
而这正是古人“取法乎上”的不刊之教的现代含义。至
于究竟是得上还是得中得下，关乎创作者天赋才情的
深浅，然而无论如何，路子是康庄的、正大的，不是邪门
的、剑走偏锋的。当然在文艺趣味的百花园中，除了现
实主义还存在众多的其他美学趣味，这些趣味的文学
艺术亦应有容身之地，有生长之机。现实主义即便是
好，也不宜包打天下。因为人的本性、才情、喜好和教养
是多面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合适所有秉笔写作之人，多
种趣味的存在正说明各有所安，各得其宜。即便属于表
现边缘社群趣味的多元文化主义艺术，只要我们明白
它们是寄生在后工业社会之上的，事实上也就不需要
赶尽杀绝。这些文化趣味必然追求顽强地表现自身的
审美喜好，但只要这些边缘趣味处于整体格局中偏旁
的位置，也必定无伤大雅。事实上，它们不但有益于安
顿认同此类趣味的欣赏者的身心情志，而且有益于整
体文艺格局的偏正相长，有益于整个文艺生态的健康。

长久以来，现实主义问题一直吸引了众多论家加
入探讨它归根结底的真义所在。在众多的理解中，笔者
觉得何其芳引高尔基的说法讲得提纲挈领：现实主义
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写”。（何其芳《答关于〈红楼
梦〉的一些问题》）这里所谓“生活本来的样子”不是一
个本质概念，如果把它解作本质概念，就会滑向将现实
主义朝写本质并与特定世界观联系起来的“创作原则”
的方向去规范，而一旦如此现实主义就会走向褊狭和
排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写”首先是艺术呈现尊重
感觉经验的直观样子，即统称的写实。这尊重并不排除
想象提炼，而想象提炼所依循的路径依然是感觉经验
的直观样子。其次是这种写实的呈现渗透作者对生活
的热情关怀。对人心世道有感同身受的激情，对人间遭
际有切肤的痛痒，对人民大众有大爱，对民族文化有深
情，才能体认这个“生活本来的样子”。因为文学所写终
究是人，人心血脉、家国情怀，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本
来”，也就是生活的“本来”。“本来”不能离人而存在，离
开人就是离开了生活，离开生活文学则无所本，只是空
洞抽象的教条。基于此种理解，笔者试图避开抽象定义
的角度看待现实主义，并尝试从事实出发，把现实主义
理解成由历代作品、读者和批评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
子”表现和评价的美学趣味。毋庸置疑，从历代作品、读
者和批评家那里也可以归纳分梳出别样的美学趣味，
然而现实主义的美学趣味终归是主流，而且也应该是
有雄心的作家努力的方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副总编辑黄孝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
年12月27日在江苏南京离世，享年46岁。

黄孝阳，中共党员。2010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作品《人间值得》《人间世》《时
代三部曲》等。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本报讯 1月3日，中国诗歌万里行采风团的诗
人、书法家、诵读艺术家们走进位于北京丰台的爱族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研讨和采访活动。祁荣祥、
祁人、祁联稳、陆健、周占林、杨海蒂、程立龙、桑吉格
格等参加活动。

在活动中，诗人们了解了爱族生物科技的创业
过程和文化理念，并围绕诗与生活、爱与健康等主题
进行研讨。另外，举行了中诗网年度十佳诗人颁奖
仪式。陆健、张况、倮倮等10人入选榜单。（欣 闻）

本报讯 近日，“世纪·浪潮——2020海花岛国际艺
术邀请展”首次媒体见面会在京举行。此次展览在海南
儋州海花岛博物馆举行，将展出23个国家80多位艺术
家的140余件（套）作品。因疫情影响，展览将于2021年
2月8日对外预展，2021年5月举办开幕式及学术活动。

此次展览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恒大旅游集团共同
主办，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海花岛博物馆承办，
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办。主
办方介绍，希腊是此次展览的主宾国。展览将展出20余
位希腊艺术家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重要创作，以清晰
的理念和脉络展现希腊当代艺术。在青年驻地单元，6位
艺术家将围绕海花岛博物馆进行驻地创作，表达对于海
洋环保、生命本体、自然环境等问题的思考。（杨 雯）

本报讯 近日，长篇小说《佛印禅师》读书分享
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佛印禅师》是吴仕民继《铁
网铜钩》《旧林深渊》后的又一作品。小说以8个篇章
讲述了北宋僧人佛印传奇的一生，以及他与苏轼交
往的故事。吴仕民表示，自己想通过描写一位禅师，
用理论和实践的阐释，进一步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
力量，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者的乡土情怀
等方面对作品进行探讨，高度评价了小说对民族文
化基因构成和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阐释。学生代表
在会上谈到，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形成了对禅不同层
面的理解，并对善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

（许 莹）

本报讯 近日，中国诗歌网所属诗意春秋（北京）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历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中国电子诗集数据库上线新闻发布会暨数字化时代的诗
歌创作与传播主题论坛。《诗刊》主编李少君通过网络视
频致辞。邹进、金石开、李占刚等20余位诗人参加。中国
电子诗集数据库是由中国诗歌网与历铭传媒联合打造的
电子诗集精选集成项目，目前已上传50部电子诗集。论
坛上，与会者围绕数字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数字化时代
对诗歌编辑和组织工作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宋闻）

《佛印禅师》阐释传统文化

海花岛国际艺术邀请展将举行

中国电子诗集数据库上线

黄孝阳同志逝世

本报讯 1月4日至7日，由北京京剧院
举办的谭派经典剧目展演在长安大戏院与观
众见面。谭孝曾、谭正岩、王蓉蓉、常秋月、方
旭、孙震、马博通、白智鑫等京剧名家新秀联
袂登台，先后上演了《鼎盛春秋》《打渔杀家》
《乌盆记》《南阳关》《大保国》《二进宫》《翠屏
山》等京剧，受到广大戏迷的欢迎。这也是北
京京剧院2020年举办的“纪念徽班进京230
周年流派经典剧目展演”系列活动的延续。

京剧谭（鑫培）派是京剧史上流传最广、
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繁茂的艺术流派
之一，谭派老生现有六代嫡传。2019年8月，
作为北京京剧院内设机构的谭派艺术研究所
揭牌，旨在推动谭派艺术的发展。2020年6月，该
所成立后的首场大戏、现代京剧《许云峰》在京首
演，表达了对英雄先烈的歌颂和礼赞。（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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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元旦起，由广州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心打造的4集4K大型纪录片《新山海
经》在广州和贵阳的多个频道首播。作为广州广播
电视台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首部献礼之作，该片
记录了广州在对口帮扶地区开展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消费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民生扶贫等
方面的生动实践。为拍好该片，广州广播电视台纪
录片中心历时半年深入贵州毕节、黔南和西藏波
密、加查等深度贫困地区，将镜头对准脱贫攻坚的
践行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力求真实还原跨越山海
的动人故事，讴歌迎难而上的时代精神。（穗 文）

《新山海经》展现广州扶贫实践

诗人赴北京丰台采访

本报讯 1月1日至6日，由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联合
出品的6集4K超高清纪录片《智造美好生活》在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该片以“科技改变生活，
智慧创造未来”为主题，讲述了当代新科技新发明
引领推动人民幸福生活、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温
暖故事，通过展现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的生动事
迹，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全片从策划创意到拍摄
制作历时两年多，不仅跟踪采访了大量科学家和
普通民众，而且采用多种高新技术设备摄制，兼具
人文关怀和科技感、未来感。 （欣 闻）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28日，由安徽省文联、中国艺
术报社主办的“全国知名文艺
评论家看安徽”暨安徽省首届
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在安
徽池州举行。何颖、徐粤春、孟
祥宁、贾瑄、杨维民、韩进、曹峻
冰等近50人与会。

与会者分享了对现实题
材文艺创作的理解，并就如何
切实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
建言献策。大家还围绕安徽
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展开深入
探讨，其中既有对《春到茶岗》
《大江大海》等文学作品的解
读，也有对黄梅戏的诗意表达
和创新精神的思考，对绘画中
农民形象、少数民族女性题材
创作的阐释，还有对摄影、音
乐、影视等艺术门类作品的具
体解析。大家表示，2020年，

安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抗击疫情、
战胜洪灾、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等方面作出了文艺的独特贡
献。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十
四五”开局之年，安徽文艺工作者应
不负众望，发挥更大作用。（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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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美好生活》礼赞科技创新


